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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传统形而上学相比，胡塞尔的第一哲学具有

两个鲜明特征。其一，第一哲学既区别又关联于形

而上学；其二，第一哲学的具体形态发生了动态演

变。鉴于这两个特征，对胡塞尔第一哲学的研究至

少包括三项主要任务：(1)厘清第一哲学与形而上学

的内涵；(2)展现第一哲学的演变历程；(3)挖掘此演变

的内在逻辑。

在目前研究中，第一项任务受到最多关注：第一

哲学的内容被描述为本质现象学和超越论认识论①，

形而上学的内容被描述为客观实在论、经验事实科

学与目的论②。同时，这些不同形态之间的演变关系

(即第二项任务)也得到较为忠实于胡塞尔文本的描

画：一切第一哲学都中立于作为客观实在论的形而

上学，作为本质现象学与超越论认识论的第一哲学

为作为经验事实科学的形而上学奠基，作为目的论

的形而上学为作为本质现象学与超越论认识论的第

一哲学提供最终奠基③。相较于前两项任务，第三项

任务，即，一开始为一种形而上学提供奠基的第一哲

学为何需要另一种形而上学的奠基，后一种形而上学

是何以可能的，这种形而上学又是如何为第一哲学提

供奠基的，本质现象学与超越论认识论何以必然共同

构成第一哲学，这些问题尚未得到充分解答④。

本文主要关心第三项任务。本文首先呈现胡塞

尔对第一哲学理念的初始规定以及对传统形而上学

的批判；然后勾勒第一哲学理念从科学形而上学到

超越论第一哲学再到原事实形而上学的演变历程，

进而反思此演变过程中各个环节之间的关系；最后

表明，胡塞尔的第一哲学不是现成的目的设定，而是

对一切构造的最终开端进行揭示的理念，此开端在

不同的演变阶段具有不同内涵，因此，第一哲学乃是

一种活生生的理念，它在最终事实中的自我设定，在

无限演变过程中的自我显示、自我“现实化”(Real⁃
isierung)⑤，恰好体现了胡塞尔现象学的古典特质，但

是在其具体的现实化过程中，特别是在第一哲学从

超越论第一哲学向原事实形而上学的演变中，同样

展现出当代心灵哲学可以汲取的思想营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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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第一哲学理念及其在传统形而上学中的搁浅

胡塞尔在《第一哲学》开篇说道：

众所周知，“第一哲学”作为一门哲学学科的名

称，是由亚里士多德引入的，但是在亚里士多德以后

的时代，被偶然使用的“形而上学”这种表达方式所

排斥。当我重新采纳亚里士多德创造的这个表达方

式时，我恰好就是从它不常使用这种情况中获得了

很大的预期好处，即它在我们心里只唤起字面的意

义，而不唤起历史上留传下来的东西的多种多样沉

淀物，这些沉淀物作为形而上学的模糊概念，使人胡

乱想起从前形形色色的形而上学体系。⑥

这段话表明，胡塞尔对第一哲学持有一种字面

理解。这种字面意义的第一哲学虽然古已有之，但

是胡塞尔认为它“所迫切需要的东西决不早已在历

史上流传下来的哲学体系中就满足了”⑦，或者说，字

面意义的第一哲学被历史上各种形而上学体系所遮

蔽。那么，什么是第一哲学的字面意义?它又是如何

被传统形而上学遮蔽?
第一哲学这个称呼即表明它要优先于所有其他

的哲学学科，这种优先性不是基于其崇高的价值或

地位，而是基于其为其他哲学学科提供奠基的第一

原理。那么什么是第一原理?由于这里的第一哲学

是字面性的，因而我们在此只能满足于一种字面的

回答，即，第一原理是一种得到绝对正当性证明或具

有绝对明见性的原理。绝对明见性之为绝对的，在

于它不允许任何不清晰或不确定。我们在日常生活

或自然科学中所遇到的明见性恰好具有这种不清晰

性和不确定性，因为它们预设了实践对象、自然世界

的客观存在，而后者的可能性、现实性和必然性都没

有得到彻底的批判性考察。因此，绝对明见性不可

能是前述那种不清晰的、不确定的自然明见性或实

证明见性，而是与之相对的超越论明见性。超越论

明见性又分为两种，一种是相即明见性，一种是绝然

明见性。相即明见性要求事物的方方面面都完全清

楚地被给予，不允许存在任何晦暗不明的部分，绝然

明见性则意味着被给予之物的不被给予是不可设想

的。相即明见性和绝然明见性可以同时出现，例如，

当下的纯粹意识或超越论主体就既是完全被给予的

又是不可怀疑的。但是，相即明见的东西可能不是

绝然明见的，例如可以设想现在清晰看到的蓝色稍

后被发现是白色或什么都没有；绝然明见的东西也

可能不是相即明见的，例如始终保持同一的超越论

主体就不会完全体现为当下的意识主体。但无论是

哪种明见性，它们都表示绝对的自身给予，都符合第

一原理的要求。

从上述对绝对明见性与自然明见性的区分可以

发现绝对明见性不是现成触手可及的，它需要一定

的方法才能够获得。首先，第一原理要求不设定任

何前提，否则它就不是第一原理，因此需要排除一切

成见，无论是生活经验、文化背景还是科学理论都不

能直接当作纯粹认识的出发点或基础。并且不仅要

排除个别的自然论断，例如天体、生物有机体存在

等，也要排除最普遍的自然论断，例如自然世界或客

观时空等。这种排除不是否定，而是将之置入括号，

悬而不论，保持中立。在这种悬搁帮助我们清除障

碍之后，我们还需要一种积极方法来洞见到第一原

理。这种方法就是“一切原则的原则”(das Prinzip
aller Prinzipien)——直观，即对现象如其所是的直接

的、完全的把握。这种直观不再是基于包括经验自

我在内的客观世界的存在，而是排除掉一切存在设

定的纯粹直观或现象学直观。但是，直观方法本身

难道不是一种预设吗?它如何能够自证清白?相较于

其他哲学方法(例如演绎、分析、综合、批判等等)，直
观方法的独特性恰恰在于它具有“反身关涉”(die
Rückbezogenheit auf sich selbst)⑧，因为一切明见性都

是由直观提供的，直观方法可以证明其自身的明见

性，对直观方法的一切批判都反而建立在直观的基

础之上。因此，直观方法不仅可以帮助我们获得第

一原理，而且它本身就是一种第一原理。

要言之，胡塞尔对第一哲学的字面理解是，“‘第

一哲学’这个名称就指一种关于开端(der Anfang)的
科学学科”⑨，开端即前述那种绝对明见的第一原

理。追求开端或第一原理的这种第一哲学确实符合

亚里士多德的理解，即哲学是追求“有关某些原理与

原因的知识”⑩。但是这种历史性的考察能够证明第

一哲学就应当成为哲学的理念吗?􀃊􀁉􀁓正如斯托科尔(E.
Ströker)所质疑的那样，这难道没有违背绝对无前提

性的第一原理要求吗?对这个问题的解决途径有两

种，一种是抛弃绝对无前提性的要求，另一种是寻找

第一哲学理念的其他来源。但是第一种途径意味着

放弃第一哲学，如果不是最后迫不得已，最好采取第

二种途径。本文将在最后一部分回到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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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哲学》的副标题是“批判的理念史”，也就

是说，它是对第一哲学发展史的批判性考察，这种考

察一方面帮助胡塞尔确定第一哲学理念及其引导功

能从苏格拉底、柏拉图至近代哲学的持续存在，另一

方面表明第一哲学理念直到近代哲学都没有实现，

因为它被心理学、实证科学、独断的怀疑论、唯理论、

经验论、世界观哲学、精神科学等各种传统形而上学

所遮蔽。这种遮蔽最终表现为独断论地设定客观世

界存在与经验自我存在。这里以亚里士多德和笛卡

尔为例来说明这一遮蔽，因为他们都明确谈到了第

一哲学，但同时又使之沦陷为独断论的形而上学。

根据亚里士多德，哲学作为爱智慧就是要探究

实是及其诸原理。于实是的四种谈论方式——属

性、真假、范畴图式、潜能与现实——中，属性具有偶

然性而不具有必然性，真假属于思想领域而无关乎

事物本身，所以哲学主要研究范畴之是以及潜能与

现实之是。在诸范畴中，本体乃独立存在的原始实

是，数量、性质、关系等其他范畴则要依附于本体才

能存在，因此哲学首先要研究的是本体。亚里士多

德将本体分为独立本体和不独立本体，动变本体和

不动变本体，相对于独立而动变的本体和不独立而

不动变的本体，独立而不动变的本体是最优先的和

最基础的，是必然现实的，即作为开端的第一本体。

亚里士多德认为如果这第一本体真正存在的话，那

么其必定就是神之所在，所以，对第一本体及其原理

进行探究的就是神学。亚里士多德将理论科学分为

物学、数学和神学，其中研究独立不动变本体的神学

是第一哲学，研究独立而动变本体的物学和研究不

独立而不动变本体的数学是第二哲学。但是，亚里

士多德对作为神学的第一哲学的提出是建立在这样

一个虚拟条件句之上的，即“世间若有一个不动变本

体”􀃊􀁉􀁔。也就是说，这个神性的不动变本体尚未得到

最终证明，而如果要证明它，就需要设定客观世界以

及目的因、动力因、形式因的推理模式。因此，胡塞

尔认为尽管亚里士多德确定了第一哲学的理念，但

却将之蜕变为一种关于某种存在者(神)的形而上学。

笛卡尔继承亚里士多德的第一哲学理念，将《第

一哲学沉思集》的目的设置为为一切认识确立确定

可靠的本原。为了发现这一本原，笛卡尔首先进行

无成见的普遍怀疑，进而通过清楚明白原则发现“我

思”和“我在”具有最终的可靠性和确定性，即与思维

相关而不是与身体相关的可靠性和确定性。从而，

关于“我思”和“我在”的认识论研究就是第一哲学，

笛卡尔也将之称为作为哲学之树的根部的形而上

学，而作为枝干的物理学、医学、机械学、伦理学等则

是第二哲学。在这个意义上，胡塞尔赞扬笛卡尔不

仅保有第一哲学的理念，而且获得了方法上的奠

基。遗憾的是笛卡尔没有严格遵守第一哲学的理

念，因为他在“第六沉思”中将纯粹的我思和我在自

然化，即以自然因果律的方式将之与物理躯体统一

起来􀃊􀁉􀁕。而无论是物理躯体、自然因果律还是心身统

一等问题都没有得到最终证明，因此，笛卡尔的第一

哲学与亚里士多德的一样蜕变为一种关于某种存在

者的形而上学。

从亚里士多德到笛卡尔，虽然第一哲学的理念

得到了保持，对这种理念的现实化甚至获得了某种

进步(例如，从本体论到认识论的发展以及方法论的

自觉)，但其最终都搁浅为“独断论的形而上学”(14)。

从而，胡塞尔觉得有必要排除一切传统形而上学，重

新努力实现第一哲学的真正理念。

二、第一哲学理念在胡塞尔现象学中的现实化

过程

胡塞尔对传统形而上学的排除并不意味着排除

一切形而上学，毋宁说，“现象学排除的只是任何与

荒谬的物自体打交道的素朴的形而上学，全然不是

形而上学本身”􀃊􀁉􀁗。事实上，胡塞尔早在1887年的哈

勒就职讲座中就在追求“一门科学形而上学”(eine
wissenschaftliche Metaphysik)􀃊􀁉􀁘。那么，这门科学形而

上学的研究对象是什么?它为什么是科学的而不是

素朴的或独断的?它是不是对第一哲学理念的真正

实现?
胡塞尔 1900年的《逻辑研究》(第一卷)，1902-

1903年的《一般认识论讲座》《逻辑学讲座》，1905年
的《判断理论讲座》，1906-1907年的《逻辑学与认识

论导论讲座》均对科学形而上学的研究对象进行了

说明􀃊􀁉􀁙。概括而言，科学形而上学是关于绝对存在或

事实总体的科学。以上文本表明，科学形而上学是

通过对经验科学的批判性研究而形成的，绝对存在

或事实总体也是通过与相对存在或个别事实的对比

而得到规定􀃊􀁉􀁚。诸经验科学研究相对的存在或个别

的事实，例如，物理学研究力、电等物理现象，天文学

研究天体，生物学研究生物组织，等等，这些对象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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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在其相应的学科中才具有基础性的存在地位。

但是，这些经验科学都潜在地具有一些共同的预设，

例如，自然世界存在，动物世界存在，人类世界存在，

时空存在，因果律存在，等等，这些预设因其普遍性

而被称作“绝对存在”或“事实总体”􀃊􀁉􀁛，它们超出任何

经验科学的研究范围而没有得到应有的关注，因此

需要另外一门补充性的学科来对它们进行研究，胡

塞尔将这门学科称作科学形而上学。科学形而上学

对于诸经验科学而言虽然是补充性的，但这种补充

不是无足轻重的，而是根本性的或奠基性的。只有

在前述那些普遍前设得到批判性考察并获得最终证

明之后，诸经验科学及其研究的相对存在或个别事

实才能得到最终理解。同时，上述前设可以在存在

者一般与具体存在者两方面来理解，自然世界、动物

世界、人类世界是具体的存在者，整个世界则是存在

者一般。与之相应，科学形而上学包括关于存在者

一般的一般形而上学与关于具体存在者的具体形而

上学􀃊􀁊􀁒。

科学形而上学的研究对象虽然是从对经验科学

的批判性研究中获得的，但它的科学性不可能来自

经验科学，因为它所考察的恰好是一切经验科学的

共同前设。因此，科学形而上学只能从一种不以此

为前设的学科中获得其科学性，这门学科即超越论

第一哲学􀃊􀁊􀁓。这里的超越论第一哲学不再是前述那

种字面意义的第一哲学，后者只是一个一般性的理

念，前者则具有实质性内涵，前者是后者的某种现实

化呈现。就其实质性内涵而言，超越论第一哲学分

为先天本体论与超越论认识论。先天本体论包括形

式本体论与实质本体论，前者为一切对象提供纯粹

逻辑的、纯粹语法的、纯粹数学的本质规律，后者从

质料上将对象划分为自然的、动物的、心灵的、文化

的等等本质区域􀃊􀁊􀁔。哲学作为严格的科学所追求的

是一种普遍必然的认识，而事实是一种偶然存在，因

此，本质优先于事实，事实必须通过形式本质与实质

本质才能得到理解与表达。但是，单凭先天本体论

并不足以保证科学形而上学的科学性，否则胡塞尔

就没有理由排除亚里士多德的三段论推论、范畴学

说等胡塞尔所谓的先天的形式形而上学或形式本体

论。毋宁说，先天本体论“是片面的”，因为它还不是

“超越论的理解”􀃊􀁊􀁕，没有获得超越论理解的先天本体

论仍然处在自然态度之中，它尚没有赢得事实存在

与本质存在的构造性来源。这种构造性来源位于超

越论认识论之中。自笛卡尔以来，认识论具有优先

于本体论的地位。胡塞尔将自己称为笛卡尔主义

者，他与笛卡尔一样对一切存在者进行认识论批判，

在获得认识上的确定性之前不允诺任何存在者存

在。但是不同于笛卡尔，胡塞尔的认识论不仅追求

知识的确定性，而且探究存在者的最终来源。康德

同样在这个意义上追问先天综合判断何以可能，但

是康德对这个问题的回答预设了物自体与经验心灵

及其统觉能力的存在，从而没有完全摆脱经验认识

论的束缚。超越论认识论则排除超越的自然设定，

将包括事实与本质在内的一切存在者还原为纯粹意

识及其超越论主体的意向相关项。由此，先天本体

论与科学形而上学才在根本上得以可能。但这也并

不是说单独的超越论认识论就可以为科学形而上学

提供完整的科学性。毋宁说，单独的超越论认识论

或单独的先天本体论都是片面的，前者只能提供构

造来源而不能提供普遍必然性，后者虽然能够提供

普遍必然性但却不能提供构造来源。因此，先天本

体论与超越论认识论合在一起才能被称作为科学形

而上学提供奠基的超越论第一哲学􀃊􀁊􀁖。

在超越论转向之后的一段时间内，关于先天本

质与超越论主体的超越论第一哲学与关于绝对存在

或事实总体的科学形而上学构成胡塞尔完整的现象

学哲学，除了科学形而上学之外不存在其他关于事

实性的科学，除了超越论认识论之外不存在其他第

一哲学理念的现实化形态􀃊􀁊􀁗。但是，在 1923/24年的

《第一哲学》中开始出现关于“超越论的事实之非合

理性难题”的“一种新的意义上的形而上学”􀃊􀁊􀁘。自此

以后，胡塞尔一直没有放弃这种新的形而上学，及至

临终时也没有将之排除在现象学或真正科学的领域

之外􀃊􀁊􀁙。但是，胡塞尔出于何种动机要提出这样一种

新的形而上学?这种形而上学与科学形而上学相比

新在什么地方?它在现象学哲学的体系中具有什么

样的地位?
如前所述，科学形而上学奠基于超越论第一哲

学的一个原因是本质优先于事实，事实要根据本质

才能够得到理解。但是现在，胡塞尔发现事实要优

先于本质，“超越论自我的本质如果没有事实性超越

论自我就是不可设想的”􀃊􀁊􀁚。不过这里的事实不再是

经验的事实总体，而是超越论的事实。胡塞尔将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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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事实称作原事实，与之相应的形而上学可被称作

“原事实形而上学”􀃊􀁊􀁛，以区别于科学形而上学。具体

而言，原事实包含如下内容：意识流或活的当下的流

动，即原印象的不断涌现及其与前摄和滞留的连续

变异；超越论的事实性自我及其出生、死亡、意外、自

由等命运；质素，以及从质素到对象、主体间性世界、

价值、更高价值的目的论原则及其最高理念，等

等􀃊􀁋􀁒。这些原事实是超越论第一哲学和科学形而上

学都无法解释的领域，因此胡塞尔提出一门新的形

而上学来描述这些现象。同时，它们又代表着现象

学最终的和最高的问题，因此，对这些问题进行研究

的原事实形而上学处在现象学哲学体系的“最高终

端”􀃊􀁋􀁓。现在，现象学哲学的体系不仅包括科学形而

上学与超越论第一哲学，而且包括原事实形而上

学。原事实形而上学似乎成为胡塞尔第一哲学理念

的最终现实化形态。但是，由于这门原事实形而上

学形成较晚，导致“胡塞尔并没有系统地和根本地完

成关于艾多斯学(他毫不动摇地坚持主张这是超越

论认知可能性的条件)、现实性和经验事实彼此之间

关系的研究”􀃊􀁋􀁔。尽管如此，接下来本文将表明，根据

胡塞尔的文本，重构出第一哲学理念从科学形而上

学到超越论第一哲学再到原事实形而上学的现实化

过程的内在逻辑也不是完全不可能的。

三、胡塞尔第一哲学理念现实化的内在逻辑

在第一哲学理念的不断现实化过程中，如果原

事实形而上学的提出是缘于原事实的出现，而且这

种原事实优先于本质，那么这是否意味着原事实形

而上学必然优先于超越论第一哲学?此外，如果事实

与原事实仅仅是经验事实与超越论事实的不同，那

么我们是否可以凭借超越论还原从科学形而上学直

接过渡到原事实形而上学，而无需超越论第一哲学

充当中介?
(一)从超越论第一哲学到原事实形而上学

澄清从超越论第一哲学到原事实形而上学演变

的关键是要理解从本质到原事实的演变。前文的论

述已经表明，一切事实都要在本质中才能够得到理

解，因为事实是偶然的，本质是必然的，对偶然性事

实的一切认识和表达都要奠基于必然的形式本质和

实质本质。因此，(1)原事实难道不也是必须要在本

质中才能得到理解和表达吗?如果对这个问题的回

答是肯定的，那么原事实形而上学就必须奠基于超

越论第一哲学。如果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否定的，

那么就需要进一步回答如下问题：(2)原事实为什么

不能被本质化?(3)没有被本质化的原事实如何获得

其必然性?(4)非本质化的原事实与本质是什么关系?
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将直接帮助我们澄清从超越论第

一哲学到原事实形而上学演变的内在逻辑。

前两个问题可以放在一起处理，因为它们都可

以通过考察本质和原事实的被给予方式而得到解

答。首先考察本质的被给予方式。如果不考虑胡塞

尔自我批评的范畴代现理论，本质主要是通过自由

的想象变更而被给予。想象变更之所以是自由的，

是因为它不设定被变更项的现实存在，从而通过想

象变更所获得的先天本质在根本上区别于经验的归

纳规律，前者是必然的，后者是相对的。以超越论自

我为例，“我们在形相的自身变更(eidetische Selbstab⁃
wandlung)中回溯到一个超越论自我一般”􀃊􀁋􀁕，在这种

自身变更中我不需要设定诸个别超越论自我的事实

性存在。但是，“一个普遍的模态化是不可能的”􀃊􀁋􀁖，

想象变更或模态化不可能不设定任何事实性。例

如，我可以对我的如在(Sosein)进行自由变更，但是不

能对我的存在(Sein)进行自由变更􀃊􀁋􀁗，因为无论是想

象变更的能力还是作为诸可能性的变更相关项都不

是飘浮在空中的东西，其必须在构造上依赖于当下

事实性自我的存在，因而对事实性自我的想象变更

本身就预设了事实性自我的存在􀃊􀁋􀁘。同样，对意识

流、出生、死亡、对象、世界等现象的一切想象变更或

模态化都设定了我的个体性的意识流、本己的有限

性、内在的质素、事实性的世界相关项。正是在这种

不可被变更或不可被模态化的意义上，这些事实被

称作“最终的‘事实’——原事实”􀃊􀁋􀁙。现在我们可以

对前两个问题进行回应，原事实不是且不可能是在

本质中得到理解和表达，原事实本身就不可被变更

或不可被模态化。

但是，事实终究意味着偶然性或非理性，我们不

理解为何会出现原质素、出生、死亡、意外等原事

实。关于经验事实总体的科学形而上学从关于先天

本质的超越论第一哲学那里获得其认识的必然性，

关于不可被模态化之原事实的原事实形而上学又从

何处获得其认识的必然性呢?胡塞尔将原事实又称

作“绝对事实”􀃊􀁋􀁚，这预示着必然性就存在于原事实本

身之中。例如，对于事实性的超越论自我，它不仅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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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下的意识活动中明见地被给予，而且绝然地被给

予，对它的怀疑是不可设想的或自相矛盾的；对于目

的论，通过从对象到意向行为最后到质素的追溯可

以发现，“一种目的论预先就发生了”􀃊􀁋􀁛，它甚至在本

能阶段就在引导我们朝更高的价值发展。对于这些

绝对事实，我们不应该再在与可能性相对的意义上

使用必然性，而应当将之称作“原必然性”或“绝对必

然性”􀃊􀁌􀁒，后者为一切的可能性与必然性提供最终奠

基。那么现在后两个问题也有了答案，即，原事实不

是通过更高的本质获得其必然性，而是在其自身之

中就有其原必然性，这种原必然性为本质的必然性

提供最终奠基。

通过对上述四个问题的回答，可以认为，原事实

形而上学为超越论第一哲学奠基。由于超越论第一

哲学为科学形而上学奠基，因此原事实形而上学也

为科学形而上学奠基。但我们还要思考这样一种可

能性，即原事实形而上学是否可以跳过超越论第一

哲学而直接为科学形而上学奠基，或者反过来说，科

学形而上学是否可以直接演变为原事实形而上学。

(二)从科学形而上学到原事实形而上学

在胡塞尔全集第 42卷《现象学的极限问题》的

“编者导言”中，形而上学被区分为关于最终最高问

题的形而上学与关于现实性的形而上学，分别对应

本文所说的原事实形而上学与科学形而上学􀃊􀁌􀁓。桑

蒂斯(D. De Santis)反对这种区分，他认为两种形而上

学不过是对理性的不同表达，科学形而上学是对理

论理性的表达，原事实形而上学是对评价理性与实

践理性的表达􀃊􀁌􀁔。我们有充分的理由拒绝桑蒂斯的

主张：首先，科学形而上学不是理论理性的认识论，

而是关于绝对存在的本体论，后者奠基于作为超越

论认识论的超越论第一哲学；其次，即便是超越论认

识论也不像康德的认识论那样仅仅局限于理论理

性，而是扩展到“有关进行评价和意愿的意识及其客

观性东西的超越论现象学”􀃊􀁌􀁕；最后，原事实形而上学

虽然研究伦理、宗教问题，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仅仅涉

及评价理性与实践理性，相反，其中全知的目的论理

念尤其涉及理论理性。那么，又当如何理解从科学

形而上学到原事实形而上学的演变呢?
如前所述，科学形而上学是关于经验事实总体

的科学，原事实形而上学是关于超越论事实或原事

实的科学，因而似乎在它们之间仅仅隔着一个超越

论还原。诚然，通过超越论还原，事实性的经验自

我、世间目的论、经验意识流、经验材料可以转换为

超越论自我、超越论目的论、超越论意识流、超越论

质素。而且，在经过超越论还原的意义上，它们可以

被称作超越论事实。但是，除了经验事实与超越论

事实之外，“在胡塞尔那里涉及(a)可模态化的(单纯

的)事实与(b)不可被模态化的(绝对的、不可被消除

的)事实”􀃊􀁌􀁖。因此，作为超越论事实的自我、目的论、

意识流、质素仍然可能是可被模态化的，而根据前面

的论述，可被模态化的事实不是原事实或绝对事

实。因此，我们不能通过超越论还原直接从经验事

实过渡到原事实，从科学形而上学过渡到原事实形

而上学，中间必须经过超越论第一哲学的阶段，只有

通过先天本体论的想象变更或模态化，才能发现最

终不可被变更和不可被模态化的孤独的超越论自

我、本己的出生与死亡、作为“一切形式的形式”的超

越论目的论、原质素，等等。

超越论第一哲学的模态化可以帮助我们确定什

么样的事实是原事实，但模态化本身并不足以让我

们通达原事实。而且，本己的出生、死亡等原事实超

出了直观的范围，因此不能通过描述性直观被给予。

为了通达这些原事实，胡塞尔提出“重构”(Rekon⁃
struktion)􀃊􀁌􀁗的现象学考古学方法。这种重构并非任意

的虚构，而是奠基于与具有直观明见性的现象的类

比，例如，对本己的出生与死亡的重构就奠基于与现

实触发力或身体功能的发生与消失的类比。而作为

被类比项的具有直观明见性的现象属于超越论第一

哲学的领域，因此，可以说，“如果没有第一哲学的本

质性奠基，对于胡塞尔而言，就不可能存在真正的类

比性重构”􀃊􀁌􀁘。

通过以上论述可以发现，胡塞尔晚年所提出的

原事实形而上学在实事上为超越论第一哲学提供更

深层的奠基，原事实性的超越论自我、目的论、意识

流、原质素为模态化的实行提供根本性的条件。但

是，原事实形而上学的实事在被给予的方式或方法

上需要超越论第一哲学的奠基，原事实不仅要通过

模态化才能得到确定，而且要通过奠基于直观现象

的类比性重构才能被给予。因此，原事实形而上学

与超越论第一哲学实际上处在一种相互奠基的关系

之中。第一哲学理念从科学形而上学到超越论第一

哲学再到原事实形而上学的现实化过程不是一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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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度的突进，而是中间环节必须被保留下来的自我

扬弃。

四、结语

迄今为止，本文对科学形而上学、超越论第一哲

学、原事实形而上学的讨论都以字面的第一哲学，即

绝对明见的第一原理这个理念为引导。但是这个理

念本身难道不是一种独断的预设吗?本文开篇所提

出的问题现在可以进行回应。如果说第一哲学的理

念在一开始是由哲学作为严格科学的本质性规定或

哲学史的批判性考察来确定的，那么现在它可以在

原事实形而上学中获得更深层的证明。如前所述，

目的论原则是不可被模态化的原事实，它在一切构

造(无论是静态构造还是发生构造)中发挥着引导性

的功能。而且，目的论原则不仅意味着无限的发展

过程，而且意味着一切发展所朝向的绝对理念，即全

知、全能、全善的神性理念。因此，我们在第一哲学

理念的引导下追溯到目的论的原事实，后者反过来

又证明前者的绝对明见性，这个循环活动恰好就是

第一哲学理念的自身证明或自身负责。

对第一哲学演变历程的勾勒和对其内在逻辑的

反思表明，第一哲学的理念不是现成设定的，而是必

须“作为活的理念而发挥功能”􀃊􀁌􀁙，它只有在无限的发

展中才能不断显示自身。作为活的理念的第一哲学

本身并不是科学形而上学、超越论第一哲学或原事

实形而上学，而是从科学形而上学到超越论第一哲

学再到原事实形而上学的无限深化过程。这一深化

过程同时就是第一哲学理念的现实化过程，第一哲

学理念在不同的现实化阶段表现出不同的内涵，相

较于经验科学，科学形而上学是第一哲学􀃊􀁌􀁚，相较于

科学形而上学，先天本体论与超越论认识论是第一

哲学，相较于先天本体论与超越论认识论，原事实形

而上学是第一哲学。但这并不意味着第一哲学就像

李楠麟(Nam-In Lee)所认为的那样只能是相对的􀃊􀁌􀁛，

而不能是绝对的。虽然在不同的阶段第一哲学理念

的现实化程度不同，但第一哲学理念本身是绝对的、

超越的。正是在这一绝对超越理念的触发下，第一哲

学才在胡塞尔之后的法国现象学中得到不断的发展。

胡塞尔虽然是一位现代哲学家，但他的第一哲

学理念却是古典的。从理念在无限发展过程中的不

断自我显示、自我现实化来看，胡塞尔的第一哲学理

念是费希特式的或黑格尔式的􀃊􀁍􀁒。从研究范围看，胡

塞尔的第一哲学理念是亚里士多德式的。在亚里士

多德那里，第一哲学既是关于普遍存在者又是关于

最高存在者的科学，这使得中世纪将形而上学分为

普遍的形而上学与特殊的形而上学。在胡塞尔这里

我们同样发现，科学形而上学与超越论第一哲学都

是对普遍存在者之原理或原因的研究，原事实形而

上学则涉及最高的目的论理念。因此，我们可以像

海德格尔理解亚里士多德的第一哲学那样将胡塞尔

的第一哲学理解为“存在—神—逻各斯”。但是，胡

塞尔与亚里士多德的区别在于，亚里士多德虽然主

张研究某具体存在者(独立不动变本体)的第一哲学

同时也应该是普遍的􀃊􀁍􀁓，但却没有明确提供统一具体

存在者与普遍存在者的根据。相反，胡塞尔的第一

哲学不仅研究普遍存在者与最高存在者，而且利用

目的论将二者统一起来：普遍存在者要受最高存在

者支配才获得其存在，最高存在者则要在普遍存在

者中才能现实化自身。

虽然胡塞尔第一哲学的理念与研究范围是古典

式的，但其中蕴含着当代哲学可以利用的思想资

源。例如，托马斯·内格尔指出，关于心灵、时态、第

一人称、伦理价值等现象的陈述虽然可以在客观的

描述中获得其真值条件，但因缺乏对这些现象的原

初视角性体验，因此是不完全的􀃊􀁍􀁔。客观性视角与主

观性视角的区分和相互补充对当代心理学、心灵哲

学、认知科学、精神病理学等学科的进一步发展具有

重要的方法论意义，它们恰好可以在胡塞尔现象学

中找到理论支撑。胡塞尔的超越论第一哲学是本质

化的或模态化的，因此是客观的，原事实形而上学则

是不可被模态化的，因此是主观的。正如本文所表

明的那样，超越论第一哲学与原事实形而上学相互

奠基，从而客观视角与主观视角也需要相互奠基。

唯有如此，当代哲学对现象意识、心理疾病、具身认

知、人格统一性等现象的描述才能更加完整。

注释：

①Cf. N-I Lee, Phenomenological Reflections on the Possi⁃
bility of First Philosophy, Husserl Studies, vol. 26(2010), pp. 131-
145; S. Luft, Phenomenology as First Philosophy: A Prehistory,
Philosophy, Phenomenology, Sciences, eds. by C. Ierna et al., Dor⁃
drecht: Springer, 2010, pp. 107-133；王炳文：《作为第一哲学的

超越论现象学》，《世界哲学》2005年第2期。

②Cf. D. De Santis, Metaphysische Ergebnisse: Phenomen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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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gy and Metaphysics in Edmund Husserl's Cartesianische Medita⁃

tionen(§ 60). Attempt at Commentary, Husserl Studies, vol. 34
(2018), pp. 63-83; M. Tuvuzzi, On Husserl's Conception of Meta⁃
physics, Angelicum, vol. 58, no. 3(1981), pp. 285-311; E. Trizio,
Husserl's Early Concept of Metaphysics as the Ultimate Science
of Reality, The New Yearbook for Phenomenology and Phenomeno⁃

logical Philosophy, vol. xvii(2019), pp. 309-330；谢利民：《胡塞

尔的形而上学观念》，《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

学)》2021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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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ntis, The Development of Husserl's Concept of Metaphysics,
The Husserlian Mind, ed. by H. Jacobs, London and New Y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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